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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乡土到远方：微信叙事与空间生产

刘碧珍 1  邹生根 2

（	1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	 江西		南昌	 330022

2.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	 江西		南昌	 330022）

微信自2011 年进入大众视野，不断地换代升级，更新

各种设置与程序，大规模地攻城略地，介入与侵占我们的生

活。作为社交媒介，它早已溢出了媒介的领域，成为记忆、时

间、生命意味的负荷者。因为微信叙事帮助人们构建不同的

时空，已构成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为现代人无法割舍

的存在。

一、微信叙事：自我呈现与自我延伸

微信作为贯通交流的第三方，不仅实现了即时交流的可

能，而且还能让延时与非在场的交流顺利进行下去。有交流

必然有叙事。借助微信进行的叙事即微信叙事，包括各种不

同类型的叙述者，有个体也有团体。其中，个体的表达包括

两种根本不同的符号活动：他给予（gives）的表达和他流露

（gives off）出来的表达。[1] 在给予和流露之中，微信叙事都

具有某种自我呈现性、个体表演性和仪式感。与以统一、同

质和冰冷的铅字散布至千里之外的印刷文化传播方式相比，

微信可以在声音、图像、表情包的帮助下获得人格的外衣。

微信头像是个体精神气质的写照。配上独一性的语音或者可

爱的表情包，微信叙事瞬间生动起来。严格意义上讲，微信

不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物件，充其量只是一些代码与程序，

因人的参与，一切才拥有了温度。语音功能具有较强的辨识

度，最值得一提，它意味着一个内部有热血流淌的生命体的

存在，能凸显声音主体的独特性，因为发出声音等于亮出一

个名字和一张脸。[2] 而且“说出来的话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，

同时传递了大量的信息。讲话的时候，我们使用完全一样的

字眼，可以表达或激情洋溢、或嘲讽、或愤怒、或闪烁暧昧、

或曲意逢迎、或精疲力竭等等不同的情绪。”[3] 因此，微信叙

事在帮助个体表达自我时，可以如口头表达般充满表演性，

又可以像书面表达那样具有仪式感。

微信叙事除了实现交流外，还可以充当个体的记忆载

体，呈现与记录个体对世界的认识。这一维度的微信叙事可

以看作是日常生活的回响与共振。现实的境遇常常会触发叙

述者去追忆过去和思考当下，并通过微信叙事表现出来。叙

述者“我”的身份与真实的“我”之间存在距离。自我就在这

之间被构建并呈现出来。其中个人记忆与日常生活体验共存

且彼此勾连，道德理念与个人欲望、文化规范与个人行为、公

共领域与私人空间也会相互交织。此时，现实与虚拟的边界

是清晰的，还是模糊的，或者是消弭的，取决于叙述者的主

观意愿与表达能力。因而微信叙事与真实之间只是一种统计

摘 要：微信叙事已构成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，呈现与记录了个体对世界的认识，让

日常生活更具仪式感。其空间生产能力满足了自我延伸的需求，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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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上的联系，不一定有本质或必然的关系。当叙事在朋友圈

展现出来，叙事呈现的自我就具有了某种稳定性与连贯性。

因为“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诸如年龄、性

别、地区、阶级地位等特征，并且，所有这些外显特征都是通

过复杂的文化构型精心制作而成的，这种文化构型体现了一

种适当的自我引导方式。”[1] 作为特定文化类型中的叙述者

必然在维持与展示着这一社群所附属的行为准则，因而微信

叙事是一种文化的产物，它可以用以表达和呈现自我。

微信中还潜藏着大量的叙事空间，即各种微信群与朋

友圈，它们是由叙事建构起来的认知和表征空间，置身其中

似乎进入一个新的天地。尽管这只是一种感觉层面的空间生

产，是叙述者自我的延伸，但足以让人投入心智能量，在其

中自由穿梭，进行工作、学习、聊天与购物等活动。因投入的

心智能量是自我的一部分，所以自我能从中找寻一种确定感

与存在感。当个体将各种时空的自我组合起来时，会构筑一

个完整的自我。这一观点很好理解。因为在人生的漫漫旅途

中，我们拥有多重身份、扮演着各种角色，必然会拥有多个自

我或自我的不同方面。《种族与文化》中谈到“人”这个词，最

初的含义是一种面具，也许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，而是对“无

论在何处，每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一种角

色”这一事实的认可。[1] 微信叙事恰好帮助我们构建与他人

或与自我交流的空间，当我们打开与进入一个叙事空间时，

我们的自我必然延伸其中，观看与表演各种角色。“正是在

这些角色中，我们相互了解；也正是在这些角色中，我们认识

了我们自己”。[1] 可见，如今微信已经深度卷入我们的生活，

微信叙事具备的空间生产能力，给我们提供便利，帮助认识

与思考自我，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。

总之，当代社会正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挺进，陌生

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被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规则与契约的遵

守，如弗农在《远方的陌生人》中谈到的“现代社会环境可

能创造出了一个充满匿名和疏离的陌生人的社会，但它也催

生了亲密关系、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新形式，使个人关系仍处

于社会生活的中心。”[4] 因而，在人口的流动性和城市化程

度不断提高，旧有的人际交往模式渐渐式微的当下，蕴含人

格与情感的微信叙事更加吸引人，它具有的“这种自我日益

增长的表演本能可能也是对充斥着陌生人的社会匿名性的

一种回应。”[4] 它帮助我们书写个人参与的历史，让我们更关

注现实；又让自我在不同的空间穿梭，当然这些空间是列斐

伏尔定义的社会空间，因意识的介入被打开与折叠，使我们

感觉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越来越模糊。可见，微信叙事这一新

的表达方式与人际沟通形式为我们生产和呈现一个个崭新

的空间，自我在其中呈现与延伸。当自我向传统致敬时，我们

会发现微信叙事与传统，尤其是叙事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

系，同时又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传统。

二、回归传统，人以群分：对乡土中国的守望

微信叙事成为当代人无法割舍的存在，究其原因是它迎

合了人类对传统与未知的双重期盼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乡土与

人情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。我们来自熟人社会，尽管现代化

的进程让我们的社会逐渐走向陌生化，然而我们渴望的还是

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面对面交流的畅快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

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，在这里，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

以外，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固有要素，个人只有同其他

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。[5] 因而，我们会在微信叙事构建

的空间中试图实现重新部落化，呈现乡土中国。

（一）人以群分，重新部落化

如前所述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拥有多重人生角色，这一

现象映射至微信中则表现为：个体的我们可以归属于各种不

同的群组，例如家族群、同学群、同事群等，这些群内成员

少则几人，多则几百人。因为建群原因不一，所以每个群内

的文化与群成员的黏连度也不一致。其中家庭群的稳定性最

强，因为血缘与亲情是与生俱来的。早在部落社会，亲属关

系已作为调节器，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。[5] 除此之

外，共同地域、共同经历、共同身份与共同爱好也同样能够

把人团结起来。因为旧制度的社会关系中，一个人接近的是

同一个亲属团体、同一种姓、同一个村庄的人。而且身份主

导性型的社会关系模式也会让你在扩展自己的交往范围时，

把非亲属变成类亲属。[5] 而现代社会，基于血统的社会分层

已经无法满足社交需要，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体系必将建

立起来。此时需要“发展出了新的情感机制，使其得以从陌

生人中抽身，获得了隐私和其逐渐分离的家庭成员间的亲密

关系。”[4] 正因如此，朋友一词才更有诱惑力。中国民间早有

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”一说，在麦克法兰看来对于离开

家庭的英国人而言，为了与他人建立一种牢固的私人关系，

他们要做的恰恰是交朋友。[5] 尽管中西方对于血缘的态度不

一致，但是时值当下我们都需要以朋友来摆脱孤独，获得互

惠，因而我们在微信中特设了朋友圈。又因为我们毕竟不同

于英国人，我们仍然会根据亲属的不同和关系的远近，在设

置中区分群，并把朋友分在不同的组，这些群组构成不同的

空间，帮助我们实现了重新部落化[6]。每个群组都是高度结

构性的网络，这种由亲情和非亲情组成的社会网络，以及它

们的分布方式，促成自我延伸至不同的空间，它不仅会直接

影响到个人是否容易得到帮助，也会影响到这个网络赖以生

存的凝聚力和持续性。[7]

费孝通早在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说过“我们的社会结构

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

清楚的柴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

推出去的波纹。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

心。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。每个人在某一时间

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。”[8] 这样的社会关

系，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，并且作为一种底色存在，已经映

射到微信的群组和朋友圈中。每一个微信号个体以自我为中

心，形成不同的圈子或者同时位列于不同的圈子中。我们也

会发现我们与他人的朋友圈会有交集。特别是看朋友圈的时

候，一旦发现点赞与评论，我们就会知晓与对方拥有哪些共

同的朋友。这一点也与现实状态下的交友状况接近。社会学

家早就证明出我们的熟人圈是有限的，大多数人的朋友圈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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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叠的，甚至得出“六度人脉”一说。[9] 显然，在我们的微信

中，情感是我们建群、维系和扩大群体的基础。

那么情感是如何增强的呢？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依靠

叙事，这不仅体现在如今的微信交流中，可以说古往今来一

直如此，它是人类交往的法宝与传统。故事可以创造出一种

群体感，把有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同一个社交网络。邓巴

曾说过，讲故事对维系外围群体的关系起到两个关键的作

用，一是它让我们编造一个社交历史，我们会因此而注重于

一段共同的历史，也是因为这段历史才组成这个社交群体；

二是它让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一个未曾见到的世界，也

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。[7] 群内成员之间的交流，甚

至八卦，对感情的建立很有作用，因为这种行为会激发大脑

分泌安多芬。从心理的角度来说，分泌安多芬给人的感觉很

像温和地过一次瘾，给人带来轻柔的镇静、愉悦和安宁。而

这种感觉对亲密关系起到直接作用。[7]

同时，社会学家还发现：150 人这个范围，形成了一条很

明显的分界线，线内的人是有着交往的历史，相互信任的朋

友。线外的仅仅是熟人，关系松散。尽管这些人也被加为好

友，但是，并非与他们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。[7] 现代都

市的发展让人缺乏社区归属感，人们的社交网络变得支离破

碎，没有一个共同的大社交网络，只有各自的子系统。可见，

微信中的朋友仅仅是微信朋友而已，它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真

正的朋友。如果说现实中的陌生人社会是人们表演的前台，

那么微信中的家族或亲友群则是供精神与心灵栖息的后台。

微信分组不啻于从心理上重返乡土的一次尝试。

（二）差序格局，在私人与公共空间伸缩 

朋友圈既是向外展示的橱窗，又具有私人领域和个人庇

护所的性质。类似“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，每个人可以在

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，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

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。在他们，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

要的，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，并

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。”[8] 费孝通在《乡

土中国》中称这样的社会采取了“差序格局”。尽管费孝通创

设“差序格局”这个概念是指社会结构的圈子会伸缩，会因

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，并指出这种格局与西方的“团体格

局”不同。如今，同样可以用以说明微信中个体可以同时分

列在不同的群组。它能帮助我们进入私人空间，亦可以进入

公共空间，把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从容地分离与聚拢，一切

均在其掌握之中。进可攻，退可守。

微信中的朋友归属于不同的群，而群又可以按照“声音”

进行划分，正所谓“人以群分”“群以音分”。如前所述，亲

情、地缘与经历，以及兴趣爱好都可以成为划分的依据。相

似性与共同点让我们身处同一群而无违和感。例如微信群中

经常出现用方言聊天的情形和由方言配制的搞笑视频来活

跃气氛，显然这些都是群内成员认可并愿意共享的。笑是一

种社交合唱，往往具有很强的黏合度，而方言又是一款明显

的徽章，它能代表民族的历史，是迁徙和入侵等经历和遭遇

的积淀。[9] 方言与笑声是口头的、凭肉耳就可捕捉的声音，易

感染与影响人。书面叙事中蕴藏的叙述声音同样可以让人根

据字面意思揣测出弦外之音，帮助我们发展自己，交流知识，

拥有共同的信念。因而共同的声音让同一群组里的成员拥有

共同的文化圈子，同时共同的文化圈子也让他们有共同的话

题，可以顺畅地交流。

微信叙事需要设群分组，其朋友圈可见度也是为自己保

留最后一块自留地，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自我掌控的空间，选择

“公开”“私密”“部分可见”还是“不给谁看”，以及允许朋

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是“最近半年”“最近三天”，还是“全

部”，都由自己说了算，奉行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原则。这

里的表达既是外在、公开的，又是内在、隐秘的，二者之间的

界限由发布者选择可见与否和时间长短决定。林荣远在编译

《社会是如何可能的》一书时这样论述过：“在社会的发展

中，个人虽然愈来愈社会化，摆脱传统的束缚，但是愈来愈

社会化，一方面创造着个性，为个人争得更多的自由空间，另

一方面，基于劳动分工结构之上的专门化和个体化也产生着

各种不同的、相互并存的社会和群体的地位和个人人格的相

似和适应，个体化的过程也就变为拉平化的过程。”[10] 如今

的微信同样有此功能，它创造了表达个性的平台，但同时也

会在无意中拉平个性，因而需要一块自由地，让现代人可以

自由出入。

可见，我们离不开微信叙事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心理上的

需求，因为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缺乏社交和社区归属感，所

以我们渴望回归乡土，但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回到乡土。因而，

我们享尽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，拥有最能言善辩的交流系统

时，我们还是会用回原始的情感招数，化陌生为熟悉，用已知

去探寻未知。

三、搜索与关注，走向远方：寻找可能的世界 

（一）多个平行空间：朋友圈与公众号  

朋友圈与公众号都是我们展示与宣传的阵地，差别只是

朋友圈仅限朋友查看，而公众号则可直接关注接收，其名称

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质。看朋友的朋友圈，可以观察到他

的喜怒哀乐、可以了解他的遭遇，甚至可以跟随他的步伐体

味另一种生活。因而朋友圈提供我们一个了解多元世界的向

度。公众号亦是如此，因为公众号往往专注于某一领域，对

此感兴趣的民众只需关注它，就可以接收它定期推送的文

章。这些文章涉及的多为社会热点问题或专业领域问题，进

一步打开了我们的视野，有时还能提供给我们另一种看问题

的角度与思维。因而，对于我们而言，这些存在于我们微信

中的朋友圈和公众号如同给予了我们多个平行空间。这些空

间有的是我们可以进入的，有些则是我们永远的念想，有些

承载的是我们的过去，有些可能会是我们的未来，这取决于

我们与朋友之间的现实距离。

除此之外，微信朋友圈构建的世界有时还是一个存在于

人们思想意识之中的虚拟世界，它由我们的想象幻化出来，

并与我们每天都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相分离。因而关注它，

并以超然的眼光打量它，意识到它可能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

存在，才可能思考它的缘起、合理性与必然性。而且我们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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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分享彼此的世界，在发现他人世界不同于自己的基础上，

认识我们的意识世界，并强化对自我的认知。

（二）对未知的探寻：摇一摇与附近的人 

好奇心常常会引领我们走向陌生。基于此，微信在“漂

流瓶”的基础上增设了“摇一摇”与“附近的人”等设置，为

我们开辟了一个隐秘的通道，创设了与陌生人偶遇和邂逅的

机会。在那里，不同空间可以交会，并扩展已有关系网络的边

界。

为什么我们会创造机会探寻陌生？当我们回望人类物种

之根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被赋

予了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能力和渴望，正是这种伟大的天赋

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。求知、推理以及创造的渴望，

经过数万年的锻炼，使我们掌握了生存的工具，使我们能够

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的生态世界。[11] 好奇心驱使

人类能彼此沟通、联系与合作，这样贸易与文化信息的共享

也就成为可能。因而得益于量子理论的现代信息技术把我们

带向未知，同时也是提醒我们陌生世界的存在。宇宙是个充

满非凡秘密的地方，在地平线之下挥动一下翅膀或许就会产

生难以解释的、需要思想和理论新革命的现象。物理世界如

此，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。如今微信中的这些设置给我

们的生命和有限存在提供一个平台，让我们有机会借此感受

与他人的联系、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这个世界的广袤无

垠。[11] 微信让我们了解物理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共通性，人类

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超脱于自然的规律。

除却好奇心，笔者认为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也是我们向外

探索与试图发生联系的一个原因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同质化

的现象日益加剧，我们的日常活动以图表形式被量化，分配

了一定的小时和分钟来完成某事，在空间上，我们又是以经

纬度来划分地球表面，我们用街道名和门牌号来标识我们的

住址。[11] 甚至，人与人的情感与真实生活也逐步退化为科技

设备以及各种各样的奇妙装置。[12] 一切都更为精确，也更加

失去特色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驱逐的对象。人们一直

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表述自我、被倾听、分享经历、寻找认

同，有时候陌生人会是一个倾听者。微信借助网络确保陌生

人之间进行联系的可能，并具有匿名性和可控性，对于一个

孤独的现代人而言这将具有怎样的吸引力，可想而知了。

总之，微信把握住了孤独作为一种强大推动力所具有的

能力，充分利用了人们对交往和关注的渴望，也抓住了现代

人对被同质化的担忧。

综上所述，人是热爱故事、需要情感的动物，尽管人世

的聚散沉浮会因社会的发展而生发出新的元素，但是抱团取

暖、相互八卦的传统却一直潜藏于现代的社交模式之中。微

信叙事给予我们新的交流平台与生活空间，让每一个自我得

以呈现与延伸。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联系更多的人，在自我

推销与自我表演的时候共享不同社交圈中的信息，完成情感

的传递与重新部落化。可微信叙事并未抛弃传统。传统虽然

看起来位于每一代人的身后，但每一代人的前行同时也在创

造历史并导致身后传统的改变，因此传统总是在跟随每一代

人前行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内部秩序。[13] 乡土的概念与乡土中

国的社会秩序依然在微信中自觉与不自觉地传承着，并依然

影响、构建与重塑着我们的生活与文化图式，因为我们惯常

行为和思想背后有着文化历史渊源的驱动，同时时代的变化

又启发我们在传统之下往前走出了一步，带着自己的好奇与

探知欲勇敢地走向陌生人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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